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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爸爸!好爸爸
任大星

! ! ! ! ! ! !"#突然接到了爸爸打来的电话

我们当然都很悲伤，还得忙着办丧事。因
为外公是正局一级干部，丧事办得十分隆重，
市里也来了一位领导。虽然一切都由原单位操
办，我和妈妈也忙得筋疲力尽。参加追悼会的
人见我爸爸不在场，都很奇怪，有的人忍不住
问了，妈妈和外婆尽是不住声地嚎啕大哭，什
么也不愿意回答。你叫她们该怎么回答啊!

妈妈担心外婆一个人住在一整套老大
的公寓房子里太冷静，太寂寞了，只好暂时
搬过去陪伴她一起生活。每到双休日我也住
到外婆家里去。周薇薇和丁一棠有时候也会
前来看看我。不过有时候我也会回到自己家
里去，仍和他们在那里会面。
外公过世以后，外婆的健康状况也一下子

变坏了，尽管天天服药，血压总是稳定不下来。
外婆说，她很担心她的日子也不会长久了，谁
知道什么时候外公就会叫她去继续给他做伴
啊。有一天，外婆身体状况很不好，非要叫妈妈
和我到她跟前去听她好好说话不可。
“丽君，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人人都逃

不过这些人生关口，没什么可怕的。大刚已
经长大成人了，各方面都使我放心，这是我
最大的安慰，也是你最大的依靠。
“唯一使我放心不下的，是你那个不走正

路的老公，想起来就使我忧心忡忡，到死也无
法闭得上口眼。我最担心的，怕他在走投无路
的情况下，‘破罐子破摔’，撕下脸皮对你动
粗，实施家庭暴力，到了那时候，你这个从小
一直娇生惯养惯了的文弱女子，怎么受得了
他的拳打脚踢？所以，要是你真正看出他已经
到了死不改悔、无可救药的地步，我劝你还是
早点和他离婚算了，否则你的一生都会吃不
完他的苦头，都会被他无情地糟蹋掉"

“当然，‘人心都是肉做的’，我心里还是
对他存在着应有的期望，盼望他能够再像前
几次那样改过自新，成为一个好丈夫和好父
亲，一家人和和睦睦地好好过日子……”
“妈妈，你现在说这些太早了吧，”妈妈

微笑着安慰外婆，“你比爸爸年轻
得多呢，高血压不过是常见病，快
别想到哪里去。”
“不，今天我不是在这里吓唬

你们。这样的思想准备一定要做
好。现在我可以老实告诉你们两
个，我和你爸爸平时省吃俭用，积

下了一笔存款，倒也不能说是一个小数，再
加上这套公寓房，少说也有五六百万吧。你
老公不会不知道。你爸爸的讣告在报上登得
那么大，那个没出息的东西肯定会看到，万
一我也有个三长两短，他哪会不动这个坏脑
筋！我估计他很快就要回来了，这方面你们
一定要防他一脚。特别是你，千万不能再相
信他的花言巧语了！记住了吗？”

妈妈还是微笑着不做声，并不把外婆的
话当作一回事。我倒是觉得外婆的话不无道
理，那次为了张蓓蕾，他就干过这类勾当。公
家的钱他也敢偷拿了去乱花，何况是妈妈娘
家的财产！
果然不出外婆所料，没过多少日子，妈妈

的手机突然接到了爸爸打来的电话。当时外
婆正在睡觉，我和妈妈都在客厅里。从妈妈说
话的语气中，我一听就听出了这是一个不同
寻常的电话。妈妈虽然竭力用爱理不理的口
气说话，实际上嗓门也已经激动得变了样。
“是你爸爸打来的电话。”妈妈关上了手

机小声对我说，“他说不一会就可到家。出租
车已开出了虹桥机场。”“你没让他到外婆家
里来吗？”“本来我想叫他直接到外婆家来
的，后来想想还是让他先到自己家里去吧，
免得外婆见了他会生气而加重病情。反正他
身边有家里的钥匙带着。大刚，这件事你先
别告诉外婆，等我和他见过了面再说吧。”
“怎么？你现在就想赶回家里去和他见

面？”“不去怎么办，总得让他有个可以落脚
的地方。我家的屋子已经好久没住人了，被
头什么的也得帮他晒一晒。再说，我还得好
好问问他，仔细看看他的神情态度，这一年
多来究竟变成了个什么鬼模样。当然，”妈妈
略略迟疑了片刻说，“要是你愿意和我一起
去，那就最好，我的胆子也可以放大一点。不
过我希望你别和他刚见面就发生争吵。”
“好，就跟你一起去。”我当然不想去多管他
们夫妻之间的闲事，可没有忘记外婆叮嘱过
妈妈的话。我放心不下的是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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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马克无可奈何的时候，酒吧的女老
板从二楼款款地下来。女老板从透明的睡衣
下伸出手来，举着一束娇艳的玫瑰花，她的
手一扬，花瓣飞扬起来，飘飘荡荡，竟然变成
了无数的钱币……

马克为那些飘扬的钱币所吸引，扑向通
往二楼的楼梯，大把大把地去抓。根
本顾不到来自另外的方向的攻击，他
的下巴被一记重拳击中，眼前金星四
冒，身体被掀翻，在楼梯脚下滚开去。
他听到女子兴奋的尖叫声，应该是撒
开钱币的女老板的幸灾乐祸。马克艰
难地睁开眼睛，只见与他争夺黑女孩
的同学得意地挥舞着拳头。马克义愤
填膺，奋力而起，准备用重拳还击那个
不自量力的情敌。但是，他脚步尚未站
稳，更凶猛的连环攻击已经开始，另外
两个恶煞般的男人也参加了进来，雨
点般的拳头，狂暴地落到马克的脸部，
上摆拳，下勾拳，使马克防不胜防，甚
至看不清新的攻击者的脸面，只看到
阴险的鹰钩鼻子在四处晃动。
马克终于倒下了。痛楚地，没有

任何抵抗能力地倒下了。他觉得脑袋被砸
开了，湿漉漉的鲜血流淌在脸面上。马克
狠狠抹了一把脸，他总算醒过来。他发现
自己已经从太师椅上滚下来，躺在大厅的
地毯上。

马克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分明还处
于梦境的惊恐之中。他回到了安全的现实世
界。依旧是万籁俱寂。

事情的变化，比马克预料得更快。偶然
性在生活中经常扮演重要的角色，令最聪明
的人也难以准确判断。
董事会的改组，谁都认为将在年底的股

东大会期间进行，连董事长本人也是这样的
思想准备。这是庞大的商业帝国的规范化程
序。马克明白这种程序的严格，连公司创始人
的后代也必须遵守惯例。马克相信有充分的
时间实施退出江湖的计划，所以他很沉着，驱
使着下属的员工们照常工作，没有谁了解他
内心的巨大变化。不料，因为董事长本人的一
个意外，让情况突然变得急迫起来。

秋天刚刚来临，上海的气温，还仅仅让
人穿上轻薄的外套，纽约那里，可能就凉快

多了。马克听见了从总部传过来的坏消息。
董事长素来有打高尔夫球的习惯，每逢周末，
喜欢约朋友去玩上几杆。这个星期天，在纽约
郊区的高尔夫场地，董事长奋力挥动球杆，把
小球滴溜溜击向阳光灿烂的空中时，他抬头望
了一下飞旋的彩球，似乎被鲜艳的晨光晃了
眼，他的身子稍稍摇晃了片刻，他用球杆撑在

草地上，做了平衡身体的最后一次努
力，他失败了，往日挺拔的躯体，顺着
歪倒的球杆一起轰然倒地，倒在柔软
的草坪之上，仿佛学步的孩子，根本
没有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

董事长的跌倒，不是一时的腿
软乏力。作为七十多岁的老人，摔
跤，最坏也是最常见的原因，乃心血
管的毛病———脑梗或者脑出血。董
事长的问题属于后者。当同行者把
救护车紧急召唤到现场，医生临时
处置后把老人火速送往医院手术，
性命是无忧了，不过，后遗症相当明
显，老人表达语言变得非常吃力。商
界的一世强人，再也没有力量站立
起来。

大股东与各方沟通以后，召开
了临时股东会议，决定提前进行董事会的换
届，让年轻的一代正式出场。新任董事长，果
然是老董事长曾经向马克介绍过的人，总部
战略研究部的主任。他被大股东从无数人选
中挑出来，雪藏在战略研究部，考验了很长时
间，现在，终于粉墨登场。
马克听罢消息，长长地感叹一声：他不明

白，仅仅几年工夫，自己的运气怎么突然变坏
了？董事长不是莫名其妙地摔跤躺倒，至少
还能维持将近半年的时间，他马克何至于手
忙脚乱？

马克清楚，他曾经是老董事长手中的马
前卒，为老人与少壮派们的争斗冲锋陷阵。
现在，帅旗换了，新得势的一派，正是与马克
有过节的。新任董事长以及他的曾经掌控亚
太市场的兄弟，奈何不了病中的老人，拿他马
克出气，不正合适吗？马克紧张地思考再三，
还通过越洋电话，与老谋深算的爷爷反复商
量了，最后决定采取主动，向新董事会递交辞
职报告。
马克的报告写得十分简约，但是，文本又

充分表达了应有的意思。


